第三世界的思想經驗對我的學術產生很大的衝擊，這個衝擊不是直接的。我曾經有個幻覺，如果我們對歐美理論單純的批判感到某種厭倦、某種懷疑，我們就產生某種幻覺：我們說第三世界有原初、未被玷汙的社會經驗、文化、另類選擇、生命可能。我剛好相反，而是第三世界剛好讓我真切地知道，甚麼叫做資本主義全球化，甚麼是我們今天世界的問題。講個小例子，古巴切格瓦讓書房裡的書架上，看到一本幾乎碎掉的阿圖塞法文本著作，那個震撼非常強烈。我本來以為我可以重新進入六零年代的社會運動經驗或是亞、非、拉運動經驗，來獲得對六十年代的歐美理論的反思，或者重新進入的可能，我其實發現所謂六十年代的拉美游擊戰，或是拉美第三世界的社會運動，儼然是西方理論的一種實踐或是反抗。
